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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威尼‧卡露斯盎，認識他的小一輩的朋友通常喚他「邱爸」，因為奧威尼的漢名叫「邱金士」，邱金士成為邱爸也說明了奧威尼待人如子的山野性情，這性情暗喻著魯凱人面對大武山自然界萬物皆平等的心態是一致的。
通常我們所知道的邱金士其實是位神學院畢業，後來在都市擔任外語(英語)教師的年輕人，他吹得一嘴好聽的薩克斯風，在舊好茶高高揚起的山嵐之間聽著奧威尼流洩著中南美歡暢抑欲的樂聲，絕對是個生命情調的享受。
八○年代末，奧威尼一如島上尋覓原鄉的小知識分子重回山林，我認識奧威尼時他已經回到開始疏疏落落的好茶部落，我永遠忘不了那濃郁的咖啡以及月桃蓆上的午寐，後來我就喚他大哥。彷彿這是極其自然之事，奧威尼總是在溫文而極富磁性的聲調間迷惑並鼓動了我們久諳城市的心靈，它讓人想起優美而古老的氣息，後來知道奧威尼是好茶史官，我也就不太訝異他擁有如此淳厚的氣質。
正如薩克斯風、咖啡、英語僅只是奧威尼招待外人(部落之外)的便利之器一般，真正重要的是透過「口傳文化」的日常生活將我們接引到有關魯凱人的生命價值內裡，經過緩慢、細膩、從容、隨意的日常步驟，一步一步誘使我們進入魯凱人的生命世界，這種「民族敘述」的脈絡轉換成文字，因而造就了《野百合之歌》一書的基調。
《野百合之歌》副題「魯凱族的生命禮讚」恰如其分的說明了本書的個性與慾望，透過一個殘弱家族三代的生命史，在緩慢而艱辛的歲月細膩地敘述了魯凱人一生所要經過的生命禮儀，在從容的生活情調裡彷彿隨意的梭遊山林間，卻反證出魯凱人最為堅韌的不妥協的命運來自於對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對自然萬物的敬重。儘管作為一本「禮讚」的類家族史的小說敘述，儘管《野百合之歌》僅僅重述了古老的生活，卻暗寓(喻)著對當代物質文明的反抗，即便奧威尼不說。
這讓人想起非洲黑色大陸奈及利亞最具代表性的小說家Chinua Achebe(阿奇貝)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1]，它描述一個「強人」一生受制於「恐懼」與「怒氣」，說明一個「強人」奧康渥堅守文化傳統的一生行誼，最後在對抗歐洲文明的基督教之下選擇上吊自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固然不容易面對，生命中的沉重更是悲劇沉沉。原書書名Things Fall Apart取自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事物分崩離，中心無法保持」，經歷沉重的一生，最後走向悲劇，似也扣合著非洲第三世界的當代命運。
《野百合之歌》同樣敘述著「沉重的一生」，卻以終章「永恆的歸宿」以哀怨優美的祭辭畫上句號，將生、老、病、死視為大自然循環的普遍規則，與自然一同呼吸，生命的沉重僅僅只是一抹雨後的彩虹，生命或輕或重，每個民族都有下一代承續不已。
如果說阿奇貝以書寫對抗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奧威尼卻以口傳生活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喔！野百合，是奧威尼的野百合，也是我生命歷程意欲追尋的野百合，那會不會是你生命中的野百合呢？請翻閱《野百合之歌》吧！
�[1]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譯者：陳蒼多，新雨出版社2000,06。






